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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记者帮

讲台是病床上的一块桌板，教案是一份遗体捐献

同意书⋯⋯这是义乌科学老师罗盛教的最后一课。他

在生命进入倒计时的垂危时刻，用坚定的签名告诉学

生：怀抱希望，热爱生命，相信科学。

罗盛教曾是义乌市苏溪镇初级中学的副校长、

科学老师，2019 年末查出肺癌后，他毅然决定捐献

自己的遗体和器官，这既是他为科学事业做的最后

一份贡献，也是他作为教师给学生上的最后一堂生

命教育课。

7 月 4 日下午，他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

院呼吸医学中心安静辞世，遗体标本被送往浙大医学

院。他捐献的一对眼角膜，将给眼疾患者带去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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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盛教生前照片
下午 2 点 45 分，连接罗盛教的心电图变成了一条

直线，抗癌 2 年半后，他平静地离开了，享年 57 岁。浙

大四院呼吸医学中心的医护们围绕在病床边和他做了

最后的道别，给悲伤的家属送上了一束白菊花以表敬

意。

按照他生前的遗愿，医院联系浙大医学院帮他完

成了遗体和角膜捐献。下午 5 点，浙江大学医学院的

专车接走了罗老师。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罗老师从这

里离开后会去到浙大医学院成为一名“大体老师”，这

是他们对遗体及器官捐献者的尊称，“罗盛教老师的名

字也会被镌刻进校园的无语良师纪念碑中，每年的清

明，师生们会集体到墓碑前缅怀和祭奠。”

罗盛教用一生的宝贵时间，将生命之花盛开在苏

溪镇初级中学的校园里；身后又将自己的光辉洒满浙

江大学医学院，甘当医学生求学之路奠基石，用大爱精

神给世人上了动人的最后一课。

2019 年 11 月，罗盛教确诊肺癌晚期，先后使用靶

向治疗和化疗，但还是无法阻止病情进展，癌细胞转移

到大脑、肝脏、腹腔等全身多处部位。

到了今年6月初，他明显感到病情的恶化，原本还

可以从一楼爬楼梯到三楼，渐渐地走到二楼都吃不消

了，于是住进了浙大四院呼吸医学中心。

住院期间，他一天天地感受到死神在临近：喝下的

水排不出去，双腿肿胀得厉害，躺着都喘不上气，止痛

药加量也效果不佳⋯⋯他知道，这已经是人生最后一

程了。

这时，多年前就常和妻子提到的念头又冒了出来：

遗体捐献。作为一名科学老师，他深知遗体捐献对医

学研究意义重大，也知道国内遗体捐献的数量还远不

及发达国家。

罗盛教曾在20年前看过一部讲安乐死的影片，那

是他第一次认真思考生死观：他希望以何种方式结束

生命，在生命的尽头还能如何给社会做贡献？

当他终于来到人生的终点，心中的答案自然而然

浮现了出来。他查询了遗体和器官捐献的相关资料，

询问了浙大四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杨莉主任医师，

决定在死后捐献出遗体和眼角膜。

杨莉回忆说，对罗老师的第一印象是儒雅，他对自

己病情很了解，沟通起来很顺畅，这次住院后没多久就

提出要捐献器官和遗体。

“我听到很感动，我从1994年开始学医到现在，差不

多30年的工作经历了，身边无论是不是学医的，愿意捐

献遗体的并不是非常多，所以非常敬佩和震撼。我们

郑重感谢他为我们医学事业的捐献，作为一名老师，无

论是生前教书育人，还是身后发挥余热，他都做到了。”

一部安乐死影片影响了生死观
肺癌恶化后主动提出捐献遗体

6 月 29 日，罗盛教请妻子帮他整理了仪容，

扣好衣服的扣子，庄严而慎重地在遗体捐献同意

书上签下了名字。

一开始，妻子胡妙贞并不支持他的决定。“你

把遗体捐了，我们以后去哪里看你？我们家人总

要有个念想，清明节之类的人家都可以送花，我

们什么都没有。”她含泪反驳说。

罗盛教了解妻子的性格，虽然嘴上反对，但

最后还是会支持、尊重他的决定。况且，他早就

给家人留下了一点物件作为纪念。

第一次化疗前，他去理发店剪掉了头发，特

地嘱咐理发师留下头发。这些头发被他好好收

藏着，以后就代替遗体放进将来的墓地里。

“他就是这样的人，想做好事，身体好的时候

教书教了三十几年，走了以后还是要做点贡献。

我说那好，就依你好了。我们都是平常的人，做

平常的事情。”妻子说，去世之前他一直瞪大眼睛

撑着，直到听说捐献的事情安排妥当，才点点头

舒了一口气，放心地走了。

弟弟罗永红说，“以前我爸爸也是教书的，

我两个哥哥都是教书的。刚刚开始火化的时

候，我爸爸很想得开，是村里第一个火化的。

我哥哥想得开，为国家做贡献。我们都尊重他

的意愿。”

但他们都担心家里80多岁卧病在床的老母

亲接受不了，现在还瞒着老人家。

家人从一开始反对到全力支持
他剪下了头发给亲人留作纪念

唯一让罗盛教放心不下的，是他的一对龙凤

胎子女罗圣平、罗圣凡。他结婚晚，两个孩子还

在上大学，无法亲眼看到子女成家立业是他最大

的遗憾。

儿子罗圣平六七岁时曾问他，“爸爸，你会死

吗？你死了我还能见到你吗？”那时，他含糊其辞

地糊弄了过去，没有好好回答。

后来，父亲给出了他迟到的答案，“父母迟早

都会离开你们，我只是走得早了一步。爸爸不能

再陪你们了，你们要坚强，保持好身体，为社会做

贡献，照顾好妈妈。”

罗圣平说，他个人很理解爸爸的举动，因为

在这个年纪走有很多遗憾，最后能做的事情就是

捐献眼角膜和遗体，算是最后为社会做一点贡

献。“我以后可能也会这么做，走了以后为社会做

贡献，比直接火葬场化成灰更有意义。我以前参

加过葬礼，那种感觉很压抑。”

他说，爸爸是高级教师，也是他的初中科学

老师，上课很认真，关心每一位同学。无论成绩

好不好，他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学生，永远都很

负责任，一视同仁。

父亲为这对兄妹取的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加

在一起，是“平凡”二字。罗圣平说：“人在这个世

间，不强求去创造伟大的事业，生活虽然平凡，做

好自己的事情，就是为这个社会贡献力量了，每

个人的生活看似很平凡，但每个个体却是不平凡

的，是伟大的。我的父亲这一生，在我眼里就是

不平凡的一生。”

最放不下两个还未毕业的孩子
子女说爸爸拥有不平凡的一生


